
1 

 

 

恩师郭林永远活在我心中 

李平 

郭林老师虽然离开我们已经十个年头了，但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

仍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，她的谆谆教诲常常在我的耳畔回响。大概是

郭林老师给我的印象太深，或是对郭老师思念太重，今年春节过后的

一个晚上，我忽然“看见”郭老师走进了我们的大院，拐到了我家的

楼门前，正上二楼要进我的家门。呀！老师来了，因为我知道老师腿

不好，赶忙上前要扶老师。心想，老师这还是第一次到我家来呢，高

兴极了，笑了起来，一下笑醒了，这才知道是个梦。醒后我久久不能

平静，不由得想起和老师相处的那些日子，想起了许多往事。 

我是一九七五年二月在地坛跟老师学练气功的。在与老师近十年

学练气功的接触中，她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她时时

表现出的高尚功德和崇高品质令我敬佩不已。 

老师在传授气功中始终把功德和道德品质教育贯穿始终。她经常

讲：练功要讲修炼，练功首先是练心，要想着做好事不能做坏事。做

了好事在练功中就会使你平静，心安理得，心平气和，坦然自若，气

血会更好地运行，会收到良好的效果。相反，如果做了坏事，你拿了

别人的东西，即便是个土豆，也会使你不能平静，练不好功，这样练

功也得不到理想的效果，甚至白练。 

另外，在公园里教功讲课，老师也总是反复强调要对公园的一草

一木都要爱惜，保护，不能损坏。例如在地坛公园讲大课时，许多人

无处坐，就都去搬公园里的砖头坐，老师每次都提醒大家用完后要物

归原处。 

还有，老师对教功人员要求很严，经常告戒他们不能接受病人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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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，不能占别人便宜。老师对别人这样讲，自己也是这样做的。有次

在地坛，有位山西的病人给老师拿来些核桃送给老师，被老师断然拒

绝。那人念着眼泪对我述说：“老师不收，我心不安啊！”因为我也是

病人过来的，所以很能理解他此时的心情，就对老师讲：“您不收，

病人会心不安的。他会练不好功，病情就会加重……”。这样，老师才

勉强收下了。 

当时，老师就深刻地认识到辅导员队伍素质的提高，直接关系到

新气功的发展，当时，辅导员水平差异很大，又不很了解他们，特别

是来不及专门培训。为了辅导员队伍能够健康成长，在一九八一年二

月老师曾设了检查组，由我和单长礼负责到各站了解情况，在学员中

广泛听取对教功人员的反映。正是老师对这一问题的重视，现在北京，

甚至全国绝大多数教功人员都作风正派，不捞外快，这是与老师的传

统教育分不开的。 

老师不仅很重视教功人员品德修养，而且也很重视功理功法的提

高，她常讲我这套功够你们一辈子学练的。现在学练是治病的初级功

法。作辅导员的还要懂得这套功所以能治病的道理，还要学中级功法，

它是巩固疗效的。为了延年益寿还要学练养生保健功，即高级功法。

1977 年 7 月份的一天下午，在宽街黄哲同志家（其当时是辅导员）

讲中级功课，我也去了，讲课人名叫以恒，大家都叫他韩老师，就是

现在的韩秋生。他开始讲：“这稿是老师口述我整理的草稿，讲后还

待老师斧正补充，……”还有一次龙潭湖韩老师给病人讲课时说，国家

建设多快好省，我们治病也要讲多快好省，比如头痛、脑热感冒到医

院吃点药，打一针很快就好了就不必学功，如像有些病长期不好经常

跑医院，几个月、半年、一年甚至几年十几年还不好，只要认真练气

功，几个月半年一定见效……。我听后对他说：韩老师讲的真好；韩

紧接着就说，别……这样讲，我讲的都是老师的话，老师讲的可要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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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听，那才是真谛……那时我还不懂这个气功术语，只理解他很谦虚，

他对老师很敬重。 

老师是非常重视培养气功人才的。在老师精心培育下，涌现了一

批高级气功师和辅导员。 

除此之外，老师还把病人和辅导员们的生活冷暖时常挂在心上。

特别是春秋换季期间，老师经常嘱咐大家要注意保暖防寒，要随天气

的变化增减衣服，要预防感冒。因为感冒会造成人体免疫力下降，病

情就会加重，就会诱发犯病。她特别强调的是头部和足部的保暖。她

见到女同志头巾拢在脑后，就及时指出要保护脑门，这个地方怕着凉。

指出一个脑门，一个涌泉，两个地方一定要注意保暖。 

记得八二年十二月，有次晚上在老师家开会，那天天气很冷。临

走时，老师对我说：“寒冬要注意保暖，你的帽子太单薄了，把我这

顶皮帽子戴去吧！”听到这话，我真受感动，老师对她的学生真是太

关心了，真是无微不至体贴入微了。虽然天气很冷，但老师的关怀温

暖了我的全身。至今这顶帽子我还珍藏着，每年夏天都拿出来晒，以

防生虫。这是老师给我留下的最好礼物，我要好好保存着。 

老师对辅导员们有严格要求的时候，也有与他们共度欢乐的时候，

回想当时的场面，至今都令人兴奋。 

那是郭老师七十大寿的那天下午，在老师家门前，她让大家按年

令大小排成长队，说今天要教大家长寿功。老师当时宣布，这套功是

长寿保密功，只限今天到场的人员，不准传给未到场的任何人……，并

赠送每人一张老师精心用不同字体书写后复印的百寿图。 

在那些年里，我们差不多每年大年初一或初二都去老师家拜年。

大家一起动手包饺子，有时也到副食店去买现成的煮着吃，更有奶奶

（即老师的婆母）做的广东菜肴，大家吃得津津有味，热闹异常，老

师和大家都特别高兴。至今我还记得有次张明武一进门就跪倒在地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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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给郭老师磕头啦！谢谢老师救了我的命！”真是情深意切，大家看

了都很感动。我小时在家过春节给父母磕过头，参加革命多年，我早

已改变了磕头的习惯了，尤其在七十年代末期，叩首下拜已很不习惯

了，但当时我仍自感不如张明武对老师真诚……。 

老师生前为了新气功事业，为了拯救更多的病患者脱离苦海，恢

复健康，早日回到四化的建设岗位，真是呕心沥血，奋斗到了生命的

最后一息。 

我还清楚地记得：在老师去世前一个星期二（八四年十二月初），

老师向辅导员宣布，为了提高辅导员教功水平，从下周二起，和中医

大夫轮流给大家讲经络课，每周一次，下周二是她讲……。可万万没

有想到，她所说的下周二却是她即将永远离开我们，让人痛心的日子。

那天晚上七时，原订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讲课。当时我是 6 时 45

分到场，人已大部分到齐。老师一般都提前十分钟左右到会。可那天

都 6 点 50 分了，老师还没到，大家感到很奇怪，都静静地看着表，

一分，二分……五分钟过去了，老师还没来，大家感到有些不安了，都

猜测路上是否出事了，大家继续地看着表，七分、八分十分钟过去了，

还没看见老师走进会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在大家万分焦急的时刻，就

见小孙（他是替父亲学功的，从保定来，经常住在老师家）匆匆走到

我的面前说：“李志师，出事了，请让大家先散会，我再告诉你”。于

是，我向大家宣布，老师今天有事，请大家先回去，何时再开会，另

行通知。大家散后，常委留下。记得有翟坤，董伯进，李维亮等人。

小孙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。小孙说：今天早晨老师没去练功，从早晨

就进入画室伏案做画，这是为参加家乡颐老院落成典礼而画的。老师

一直画到十一点半才圆满完成。她放下画笔，走出画室，奶奶也把午

饭摆上饭桌，等待就餐了。老师侧身坐在桌旁欲拿筷子吃饭。哎！怎

么手拿不住筷子了？老师心想可能上午右手一直做画儿太累了，换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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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拿，也同样拿不起来，手已不听使唤了。这时老师已意识到不好，

叫小孙把她扶起来。由于老师体重，小孙没能扶起来，老师一下瘫倒

在凳子上。年幼的小孙和年迈的奶奶面对突发的情况，束手无策，只

想把老师扶到卧室去。老师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快去……找……刘大夫。”

小孙急忙到中央团校幼儿园找到具本艺，又找到刘大夫。当时老师已

神志不清了。经过一番周折，下午三点，才把老师送到北洼空军医院。 

当晚七点五十分，我同翟坤等人来到医院，询问病情。早已到医

院的曹理怀司令员命令：一级护理，成立抢救班子。我们研究会也当

即决定，轮流值班，在此护理。到医院后，老师已高度昏迷，经全力

抢救无效，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永远离开了我们，享年 75 岁。 

老师的去世，是中国气功界的重大损失，使广大病患者失去了一

位最值得信赖最值得尊敬的好老师，广大患者无不痛哭流涕！ 

有人常说：老师病前如何如何？其实老师根本就没什么病。在我

的记忆里，老师很少害病。有次老师牙疼，去了几次医院都不好，后

来还是老师吐音治好了。她血压高，在练功中导引控制。那年去龙潭

湖被挤下车摔伤了脚，有时向阳给按摩，她还一直坚持上班，从未迟

到过，老师的去世，确实是为气功事业操劳过度和多年来，特别是文

革中来自各方面的压力，磨难所致。如老伴远在边疆劳改，本人传授

气功，多次被传讯，辅导员被抓，本单位不断的批斗，加上有的学生

以学功受益为资本，另立门户……。对老师的打击很大。 

另一个原因是老师不懈地追求的新气功事业取得很大发展后，老

师很兴奋。在文革中，老师传功倍受磨难的时候，老师从没退缩过，

气馁过。她一直坚信自己从事的气功事业是正义的，是造福人民的，

总有一天它会得到社会的承认、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接受。事情就是向

老师预料的那样发展，不但有越来越多的病人学练新气功，就连许多

医务人员也承认了气功的功效，并与老师大力协作。象新华红十字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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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王院长愿为推广郭林新气功而努力，按照老师意图设计医院；深圳

也要建立气功医院；北京市也要为老师开气功门诊……。在此之前，

在中国气功科研会（原气功辅导总站）秘书长李之南的催促下，成立

了北京郭林新气功研究会。看到这一件件，一桩桩经过自己难辛的，

长期的努力取得的成果，老师太兴奋了……。 

老师为了气功事业，为了病患者，做得太多太多了，说不完，写

不尽，今天我只先谈出以上几点。总而言之，我认为老师是一位末办

入党手续的布尔什维克；她是位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

移，无私无畏的硬骨头，她是位开拓创新型的人，是位敢做前人未做

甚至不敢做的事的人，她是位为气功事业做出丰功伟绩的人，她是位

平凡而又伟大的令人敬佩的人！ 

老师，您永远活在我心中！ 

 


